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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制造业集群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研究 

——以陶瓷制造业为例 

章立东 李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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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传统制造业集群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以陶瓷制造业为例，通

过剖解高质量发展价值维度并构建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传统制造业集群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关系及其内在

机制，研究发现：只有少数陶瓷产区实现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耦合和协调共进，而多数陶瓷产区

面临发展阻滞、短板凸显问题，根本原因是陶瓷制造业集群与高质量发展各子系统存在欠耦合。未来倚重传统制造

业的城市需补齐产业发展短板、提升经济治理能力，以更好地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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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不能简单要求各地

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而是要根据各区域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1]就经济发展倚重传统制造业的城市而言，

如何在一线城市和省会城市加快政策、人才和资本拼抢的形势下，加快培育差异化竞争优势并有效融入循环经济网络，最终实

现高质量发展和产业升级，是地方政府和各类市场主体共同面对的难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凭借劳动力等要素优势加快融入全球产业链，其中传统制造业是最快实现产业地位稳固的一个门类。

众多学者认为，传统制造业凭借集群效应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从而扩大经济基本盘并提高劳动力收入水平，是助推中国实现“发

展奇迹”的重要原因。[2][3]但是，近年来传统制造业集群发展逐渐陷入困境。一是集群结构被锁定，无法进一步凭借集群优势突

破技术瓶颈，产业集中反而成为资源争夺、相互模仿和恶性竞争的触媒；
[4]
二是总体呈分散形态，各个城市力图打造多个产业集

群，竞争优势被地区发展盲目“求多、求新”瓦解。[5]那么，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传统制造业集群同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效应

如何？地方政府应当如何调整价值导向和产业政策，使得传统制造业集群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重归耦合？ 

本文在高质量发展重塑区域经济评判的价值导向这一背景下，研究传统制造业集群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的内生机制，

以期为经济发展倚重传统制造业的城市补齐发展短板，为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借鉴。以陶瓷制造业为例，主要基于以下

两点考虑：第一，陶瓷制造业属于典型的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改革开放以来，依赖人口红利、劳动者素质较高和

原材料丰沛等优势，国内陶瓷制造业发展迅速。但近年来，随着需求接近饱和与产能过剩，学界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整个行业处

于微笑曲线的低谷，面临进一步增长和转型升级的瓶颈限制。
[6]
第二，我国陶瓷制造业集群发展特征明显，陶瓷产区主要分布于

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地区，这背后是历史、资源分布和市场条件等因素的综合作用。[7] 

二、理论文献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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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40 年的经济腾飞始于传统制造业的崛起已基本是国内学界的共识。[8]蔡昉等认为，我国自改革开放之初就开始发挥劳

动力优势与技术后发优势，在国际产业转移中率先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做起，逐步走上产业梯度升级之路。但不同于小型经济

体，中国内部就足以形成一个独立梯度转移结构，传统制造业等由沿海地区向内陆渗透。
[9]
陶瓷制造业也大致如此。陶瓷制造业

作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属于进入门槛低与经营粗放型，产业分布呈点状向片区分散的趋势。左和平等认为，我国陶瓷制造业

已形成多陶瓷产区、多产业集群与多陶瓷品类的“X+Y+Z”模式，具有“以点促面、以片连片”特征，但集群品质总体较低，创

新能力提升未得到充分重视。[10]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以陶瓷制造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须加快集群升级，走与区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耦合联动之路。章立东认为，产业集群同区域经济耦合的内在机制复杂，难以用因果框架等计量经济学工具准确识别，

更适合回归传统的理论抽象分析——集群通过扩大分工规模、降低公共物品分享成本、培育创新思维，释放出正的外部性并增

强区域内部经济主体之间的凝聚力，最终实现整个耦合系统自我强化。[11] 

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高质量发展后，区域经济发展有了新的价值导向和目标要求。众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围绕这个问题作了

阐述，并尝试构建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的指标体系。金碚认为高质量发展的典型特征是经济发展的本质转变为满足人民对日益

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必须更加关注供给侧层面的改革和发展。[12]马茹等注意到经济转型中的结构性矛盾，提出从高质量供给、

高质量需求、发展效率、经济运行和对外开放五个维度测度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13]魏敏和李书昊关注区域发展差异，将

高质量发展解构为经济结构优化、创新驱动发展、资源配置高效、市场机制完善、经济增长稳定等十个方面。
[14]
综合来看，既

有文献对于地区发展的异质性关注不够，仍然立于发达地区追求城市全面综合发展的视角。 

将高质量发展嵌入演化发展经济学框架，能够拓展高质量发展的理论边界。演化发展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是利用产业政策推

动处于转型升级阶段的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进而推动区域经济迈上新台阶。[15]演化发展经济学同高质量发展内涵相容的部分

在于，对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两者都主张培育差异化产业优势和实现特色发展。综合以上观点，本文的理论立场为，地方政

府应当充分把握并利用传统制造业集群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的机制，通过合理的政策干预，扶助产业集群突破技术创新

等瓶颈，使之成为推动区域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三、模型构建与实证分析 

（一）陶瓷制造业集群水平测度 

我国陶瓷制造业集聚主要有以下几种模式。一是要素驱动型或成本驱动型，如华北平原地区的陶瓷产区；二是市场驱动型，

主要是沿海地区陶瓷产区；三是文化驱动型，包括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等地。[10]本文选择泉州、潮州、景德镇、萍乡、乐山、

唐山、株洲、淄博、邯郸、佛山、宜昌、临沂共 12个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分布于华北、华东、华南、西南等不同地区，均为

我国重要的陶瓷产区，样本选择兼顾全面性和代表性。选择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城市是产业集

群的基本单位，产业集群尤其是制造业集群，其空间覆盖范围不大于地级市。[16]许多既有文献选择以省作为研究产业集群的最

小单位，不符合产业集群的现实特征。二是数据统计质量与时效性好。本文采用的 2019年截面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地方统

计年鉴、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官方网站及 Wind数据库。 

传统制造业集群的基本单位是企业。在研究制造业集群发展水平时，多数文献使用企业数量作为依据，如：阮建青等以企

业为单位测度浙江省制造业集群水平并研究制造业危机对制度变迁过程的影响；[17]李凯和李世杰同样以企业为单元，认为网状

结构和内部关联是企业集聚成群的黏性基础。
[18]

本文以陶瓷工业企业数量为依据，将 LQ系数（Locational Quotation，区位熵）

作为识别和评价产业集群规模的定量指标[19]，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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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i表示 i 地区陶瓷工业企业数量，Yi表示 i 地区工业企业总数量，X 表示国内陶瓷工业企业总数量，Y 表示国内工业

企业总数量，ρ为调节系数，本文取 0.5。据此计算国内 12个样本城市陶瓷工业企业集群水平，结果如图 1所示。1 

 

图 1 12个城市陶瓷制造业集群水平 

注：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和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官方网站，网站数据采集时间截至 2019年 12月。 

图 1 显示，12 个城市陶瓷制造业在集群规模上表现出较大差异。陶瓷制造业集群发展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条件、产品需求

条件的差异。在陶瓷制造业高度集群城市中，佛山与泉州属市场驱动型，在产品的需求条件上有显著优势，由于地处改革开放

前沿，其陶瓷生产加工具有典型的外向型特征。淄博属要素驱动型，其产瓷历史悠久，原材料和劳动力较为丰沛，在人工成本、

物料成本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借助企业改制、技术改造和产业链延伸，许多具有竞争力的陶瓷企业发展壮大，赢

得“当代国窑”的美誉。在中度集群城市中，陶瓷制造业由区域性需求、劳动力成本和文化积淀等因素综合作用培育起优势。

唐山、邯郸、临沂等地处华北平原，劳动力成本较低，区域性市场规模庞大。景德镇、萍乡、株洲位于洞庭湖、鄱阳湖水域附

近，陶瓷生产和贸易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在低度集群城市中，陶瓷制造业成长主要依赖单一驱动力。以乐山为例，其境内夹

江县享有“西部瓷都”美誉，但缺少历史积淀和区位优势，其成长主要依赖西部地区建筑业发展而引致的巨大陶瓷市场需求。

随着近些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导致产品需求下降，乐山市陶瓷制造业整体发展遇挫。 

（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 

综合考虑在测度复杂巨系统时应满足的全面性、简明性和可比性要求[20]，本文建立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如

表 1所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由四个维度指标构成——动力升级指数、生态和谐指数、社会进步指数和经济基本盘指数，

平衡发展的质性与量性要求，即在保持经济总量平稳增长的同时，兼顾增长动力转换、绿色生产以及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等新

时代价值导向。此外，依据传统制造业发展的当下特征，重点关注企业融资、物流运输、生产性污染等关键问题，提升高质量

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在本文考察环境下的适用性。 

表 1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维度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方向 

动力升级 

指数 

金融实力 金融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 正向 

物流运输能力 交通运输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 正向 

推广销售能力 批发零售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 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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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 正向 

生态和谐 

指数 

空气质量 pm2.5平均浓度 负向 

绿化水平 城市绿化覆盖率 正向 

水污染防治水平 工业污水处理率 正向 

废物利用水平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正向 

社会进步指数 

财富创造能力 
人均 GDP 正向 

人均可支配收入 正向 

公民文化素质 
人均教育支出 正向 

人均科学技术支出 正向 

信息化水平 宽带平均下载速率 正向 

经济基本盘指数 

财富总水平 GDP 正向 

政府治理规模 
地方财政收入 正向 

地方财政支出 正向 

人力资本规模 
常住人口 正向 

当年高考报名人数 正向 

高新技术水平 研发费用支出 正向 

 

为了使不同指标能够横向比较，本文采用极差标准化方法对各指标进行去量纲处理。参考已有文献[20]，利用层次分析法与

基于规则的随机赋权法，实现低层级指标向高层级指标的合成加总。2详见表 2。 

表 2 12个城市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城市 动力升级指数 生态和谐指数 社会进步指数 经济基本盘指数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 

潮州 60.94 90.37 57.65 52.09 65.26 

佛山 95.73 83.85 88.27 93.24 90.28 

邯郸 59.05 60.06 53.69 65.40 59.55 

景德镇 65.23 87.98 65.48 50.69 67.35 

乐山 52.00 77.67 62.20 56.07 61.98 

临沂 52.29 66.49 58.73 75.43 63.23 

萍乡 76.28 82.32 74.25 52.58 71.36 

泉州 75.37 99.61 85.86 92.42 88.31 

唐山 63.26 62.94 75.20 85.32 71.68 

宜昌 91.57 75.10 75.23 65.86 76.94 

株洲 90.53 81.09 74.70 61.95 77.07 

淄博 72.80 65.59 87.56 78.23 76.05 

 

注：指数结果取 2位小数，数据来自地方统计年鉴和 Wind数据库，缺失数据通过线性插值补充。 

由表 2 可知，12 个样本城市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别较大。从城市排名看，佛山与泉州是仅有的两个在区域高质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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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指数上超过 80分的城市，且在各子系统评分上也均排名靠前。乐山、潮州、景德镇经济总体实力欠缺，经济基本盘不稳。邯

郸与临沂在动力升级和社会进步方面表现欠佳，短板较为明显，而萍乡、株洲、淄博、宜昌、唐山在高质量发展上比较均衡，

同处于一个发展层级。从区位看，位于高能级城市群中的城市普遍在高质量发展上表现较好，而距离高能级城市群较远或处于

低能级城市群中的城市则表现相对一般，如佛山、唐山分别处于粤港澳大湾区与京津冀的核心地带，而潮州、邯郸则分别距离

两城市群中心较远，这部分地解释了为何地理接近的城市在高质量发展方面表现迥异。 

（三）陶瓷制造业集群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评价 

在国内主要陶瓷产区，陶瓷制造业集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协同联动具有现实基础，如集群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加快区域

经济动力转换，通过绿色改造升级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水平。作为两个经济巨系统，两者相互作用、协同耦合的关系可以用耦合

度指标来测度。[21]当两个系统具有相互反馈、相互调节的关系时，耦合度大于 0.5，呈一种耦合共振的发展状态；反之小于 0.5，

呈一种颉颃阻抗的发展状态。[22]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Ci为 i区域的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度，HQDi为 i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t为调节系数，本文取值

5。耦合度只能衡量两个系统彼此作用强度的大小，不能反映这种相互作用是处于低水平的相互掣肘还是高水平的协调共进。协

调度是在耦合度理论上的进一步深化，其典型特征是能够反映两个耦合系统是协调共振或是失调共振
[22]
，其计算方式如下。 

 

其中，Ri表示 i区域的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协调度，Pi为 i区域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总水平，a是权

重调节项，本文取值 0.5。 

图 2、图 3 反映了 12 个城市陶瓷制造业集群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间的耦合度与协调度情况。从结果来看，一半城市能够

实现陶瓷制造业集群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高耦合或完全耦合，但只有佛山、泉州为高水平协调关系，而株洲、唐山、淄博、

萍乡虽为高耦合，但其相互促进程度仅为低水平协调关系其原因是陶瓷制造业从中低端走向高端过程中陷入瓶颈，产业创新水

平和盈利能力均有不足。景德镇、潮州同处低耦合与低水平协调状态，产业经济发展比较均衡而平庸，而邯郸、乐山、宜昌等

仍处于陶瓷制造业集群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失调状态，呈现一种相互阻抑、无力同进关系。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传统

制造业的整体现状。我国传统制造业多是一种平面化发展，即长于加工制造，在上游技术开发与产品设计以及下游营销与品牌

服务上存在明显不足，产业结构缺乏深度。[8]在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且低端制造正从我国流向更低成本生产国的背景下，传

统制造业未来发展面临双向压力，处于低水平协调或失调状态的城市必须更加重视利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机制，寻求制

造业升级发展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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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12个城市陶瓷制造业集群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度 

注：耦合度位于 0～0.5 之间判定为颉颃态，位于 0.5～0.9 之间判定为低耦合，位于 0.9～0.99 之间判定为高耦合，位于

0.99以上判定为完全耦合。 

 

图 3 12个城市陶瓷制造业集群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协调度 

注：协调度处于 0～0.5之间判定为失调，位于 0.5～0.9之间判定为低水平协调，位于 0.9以上判定为高水平协调。 

四、耦合机制的进一步探究 

以上是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宏观整体来分析，无法识别陶瓷制造业集群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水平差异的深层

次原因。对于经济发展倚重传统制造业、处于城市群边缘的地区而言，高质量发展既是一种挑战——对于经济发展的质性要求

高于量性要求，也是一种机遇——可以通过精准识别比较优势与短板，更有效地制定经济政策，更精细地治理宏观经济，探索

具有异质性的发展道路。由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多个价值维度，将其价值主成分剥离为动力升级、生态和谐、社会进步

与经济基本盘四个子系统，有助于更深入地研究陶瓷制造业集群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关系，解释耦合水平高低背后的

机制性原因。陶瓷制造业集群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子系统的耦合度的计算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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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i
m为 i 区域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子系统 m 的耦合度，HQDi

m为 i 区域经济子系统 m 高质量发展指数，t 为

调节系数。相应地，协调度的计算方式为： 

 

其中，Ri
m
为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子系统 m 的协调度，Pi

m
则为陶瓷制造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空间的综合评价函数的

加权平均。其中，βm为产业集群相对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子系统的重要性权重。 

表 3、表 4 分别反映了 12 个城市的陶瓷制造业集群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子系统的耦合、协调情况，我们将其划分为以

下四种类型。 

第一类是良性联动型，其典型特征是当地陶瓷制造业集群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子系统已构成一种良性的耦合协调关系，

陶瓷制造业深度嵌入当地产业网络。以佛山、泉州为代表，稳固的经济基本盘、较为成功的发展动力转换，为当地陶瓷制造业

升级提供了优质的要素保障；同时，作为传统制造业，当地陶瓷制造业集群并未产生区域性严重污染，并为增加就业、提高劳

动力收入和推动社会进步赋能。第二类是短板制约型，其典型特征是当地陶瓷制造业集群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子系统在总

体上已趋于耦合协调，但仍存在一些约束因素。淄博、株洲、唐山三个城市同处于高耦合、低水平协调状态，其中株洲在陶瓷

制造业集群与经济基本盘的协调发展方面有所不足，而唐山、淄博则是在生态和谐方面有所不足，实现进一步跨越式发展需要

着力补齐各自短板。第三类是带动乏力型，其典型特征是当地经济基本盘较小，陶瓷制造业集群在多个方面已经领先当地经济

发展水平，但带动经济整体迈向高质量发展又缺乏动力。以景德镇、萍乡和潮州为代表，这三个城市的陶瓷制造业极具特色，

但整体经济赋予陶瓷制造业进一步发展的支撑力不足，人力资源、需求规模和其他关联产业的幼稚状态难以在短期内实现逆转。

第四类是发展阻滞型，其典型特征是当地经济体量居中，但陶瓷制造业集群发展水平较为平庸，在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耦合

协调方面存在明显弱项。邯郸、乐山、宜昌这三个城市分别在社会进步耦合协调、生态和谐耦合协调、动力升级耦合协调方面

严重欠缺。以邯郸为例，作为人口大市，邯郸在劳动力成本方面拥有优势，但在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其人均 GDP、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长缓慢，人力资本没有进一步转化为人才资本，反而成为陶瓷制造业升级的负担。 

表 3陶瓷制造业集群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子系统耦合度 

城市 
集群与动力升级 

耦合度 

集群与生态和谐 

耦合度 

集群与社会进步 

耦合度 

集群与经济基本盘 

耦合度 

集群与区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耦合度 

潮州 0.4191+ 0.7699 0.1805+ 0.0017+ 0.7220 

佛山 0.9766 0.9673 0.9980 0.9917 0.9999 

邯郸 0.4563+ 0.5512 0.0388+ 0.9124 0.5038 

景德镇 0.7224 0.8191 0.7371 0.0001+ 0.8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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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 0.7307 0.0081- 0.1365- 0.6350 0.1435- 

临沂 0.0070+ 0.9579 0.4402+ 0.9265 0.8153 

萍乡 0.7728 0.5832 0.8393 0.0217+ 0.9259 

泉州 0.7971 0.9289 0.9918 0.9907 0.9997 

唐山 0.5430 0.5207 0.9949 0.9108 0.9443 

宜昌 0.0142- 0.0820- 0.0807- 0.2905- 0.0654- 

株洲 0.6540 0.8790 0.9895 0.6099 0.9589 

淄博 0.8483 0.5083 0.9774 0.9721 0.9357 

 

注：耦合度计算结果取 4位小数，-、+分别表示陶瓷制造业集群发展滞后、发展超前。 

表 4陶瓷制造业集群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各子系统协调度 

城市 
集群与动力升级

协调度 

集群与生态和谐

协调度 

集群与社会进步

协调度 

集群与经济基本盘

协调度 

集群与区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协调度 

潮州 0.3908+ 0.7121 0.2446+ 0.0219+ 0.5425 

佛山 0.9143 0.8444 0.8830 0.9078 0.8951 

邯郸 0.3654+ 0.4085+ 0.0963+ 0.5700 0.3872+ 

景德镇 0.5421 0.7208 0.5492 0.0017+ 0.5972 

乐山 0.1970- 0.0501- 0.1455- 0.2441- 0.1482- 

临沂 0.0394+ 0.5900 0.3547+ 0.6477 0.5194 

萍乡 0.5761 0.5345 0.5860 0.0646+ 0.5933 

泉州 0.7157 0.9067 0.8611 0.8975 0.8786 

唐山 0.4668+ 0.4553+ 0.7197 0.7526 0.6770 

宜昌 0.0819- 0.1590- 0.1581- 0.2505- 0.1463- 

株洲 0.6422 0.6866 0.6837 0.4586+ 0.6897 

淄博 0.6869 0.4960+ 0.8294 0.7703 0.7421 

 

注：协调度计算结果取 4位小数，-、+分别表示陶瓷制造业集群发展滞后、发展超前。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我国 12个主要陶瓷产区为样本，分解高质量发展价值维度并测算各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研究各城市陶瓷制造

业集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能力及其内在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佛山等国内 12个主要陶瓷产区陶瓷制造业集群规模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差别较大，各城市陶瓷制造业集群已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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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向型、成本优势型和区域性需求导向型等若干种路径依赖形态。 

第二，仅有佛山、泉州两个城市实现陶瓷制造业集群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高水平耦合协调；而乐山、宜昌呈现颉颃态势，

并和邯郸同处于低水平协调阶段，其余城市不同程度地处于低耦合和低水平协调发展期。 

第三，多数陶瓷产区面临产业发展阻滞，根本原因是陶瓷制造业集群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子系统欠耦合或相互颉颃抗衡。

一是经济基本盘不稳定，人力资源、需求规模和关联产业的幼稚形态，无法为陶瓷制造业进一步发展提供支撑力。二是少数城

市陶瓷制造业集群规模相对滞后，不足以成为带动区域动力升级、生态和谐与社会进步的引擎力量，而这类城市大多是区域性

需求导向型，随着国内经济进入新常态、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导致需求下降，这类产业集群生存与转型面临困境。三是多数

陶瓷产区产业集群已同经济高质量发展达致耦合、但总体水平仍比较低的地区，高质量发展子系统存在短板是制约产业集群进

一步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相互耦合的主要因素，但不同城市发展短板迥异：唐山受限于动力升级短板，邯郸、淄博受限于生

态和谐短板，而潮州、临沂受限于社会进步短板等。 

（二）政策建议 

第一，准确认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确保经济基本盘稳定。高质量发展与经济持续增长不是对立关系；相反地，经济增速

位于合理区间是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基石。诸多制造业集群遭遇动力不足，主要是经济基本盘无法提供更大支撑力，产业升级

和产业链延伸受阻。应加快推动实体经济增长，促进新材料、机械设备制造、电子商务、文化创意等关联产业集聚发展，形成

多支柱、多动力源发展结构。进一步增加有效投资，顺应投资结构由政府主导向政府、社会投资互动平衡转变态势，戒除“求

新”“跟风”投资思路，打造特色产业结构优势。 

第二，对于传统制造业集群水平较低、发展优势正在消退的地区，应当加快提升产业政策有效性，推动产业实现转型升级。

以乐山、宜昌等陶瓷产区制瓷企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企业利润不足进一步限制研发投入，品牌意识淡薄导致知名品牌缺乏。

应当设立专项产业发展基金，集中补贴市场开拓、人才引进、企业认证等环节，提升企业利润能力和研发能力；引导企业产品

矩阵向珍藏艺术品、特色文创产品、高端奢侈品等方向延伸，着力打造陶瓷技术研发、产品收藏展示、艺术传统和制作体验等

平台，带动产业向更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加强环保监管，实现产业集群与生态保护和谐共进。 

第三，对于传统制造业集群已同经济高质量发展达致耦合、但总体水平仍比较低的地区，应当精准识别各维度高质量发展

短板，切实提升精准施策和精细化经济治理能力，破解耦合锁定困局。针对动力升级短板，应当加快由注重规模扩张的传统经

济思维向注重无形资产和软实力的新经济思维转变，聚焦“新型产业形态塑造、新型资源要素支撑、新型市场主体培育”，通

过提升技术研发、产品销售、企业融资、品牌塑造各环节实力，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针对生态和谐短板，应当尽快摆脱“重

开发轻保护、重增长轻环节”传统资源型产业路径依赖和惯性思维，谋划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绿色资源开发互促共进方式，

推动产业生态化与生态产业化，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和谐统一；针对社会进步短板，应当创造良好的财政制度环

境，提高政府税收管理能力，明确央、地政府财政关系和事权清单，着力解决民生领域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切实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借助精准识别和精准施策，推动传统制造业集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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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算 12个城市的区位熵的平均值，记为 LQ，建立[LQ/2,2LQ]到[50,100]分数段的均匀投射，各城市的产业集群水平为各

城市区位熵的投影。 

2将基于规则的随机赋权法描述如下：随机生成满足传递性、完备性和有界性的专家评分矩阵——传递性保证了评价逻辑的

一致性。例如，若经济基本盘（被认为）比动力升级更重要，动力升级（被认为）比生态和谐更重要，那么经济基本盘应当（被

认为）比生态和谐更重要。完备性保证了评分矩阵是一个满元素矩阵。有界性保证了评价的适度理性和相对中性，即指标之间

的重要性差异不应过大。例如，经济基本盘（被认为）比动力升级重要得多，动力升级又（被认为）比生态和谐重要得多将被

判定为无效。参见张涛《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阐释及测度方法研究》（《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0年第 5期）。 


